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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现代蒙古族叙事民歌的兴起 
——以科尔沁地区为中心 
包海青① 
 
   内容提要：近现代科尔沁蒙古人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蒙古族内部各部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来自外来民
族的文化渗透等科尔沁蒙古族地域文化变迁促进了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传承和发展。近现代蒙古族经济社会的急剧变迁和
蒙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全方位接触和渗透，正在进入蒙汉文化交流和蒙古族叙事民歌发展的最活跃时刻。蒙古族传统文化、
地域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碰撞交融所形成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语境是近现代蒙古族叙事民歌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鲜
明特点，也使近现代蒙古族叙事民歌具有了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通过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探源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民
族地区区域文化形成过程的多元一体性以及科尔沁地区基层文化源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思想观念往往
会催生新的民间文学体裁——蒙古族叙事民歌。蒙古族叙事民歌在其传承过程中，与民众的社会生活、思想及民俗变迁
相结合，并不断地丰富其表现形式，充实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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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叙事民歌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蒙古民族的生活史，所以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传承发展的历史需要整体把握，
尤其是除了它的自然发展的内部规律之外，更多地包含着社会性质的人类活动及其社会生活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外部环境，这就
更加要求我们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系统研究。蒙古族叙事民歌在其传承过程中，与民众的社会生活、思想及民俗变迁相结合，
并不断地丰富其表现形式，充实其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思想观念往往会催生新的民间文学体裁。近现
代蒙古族经济社会的急剧变迁和蒙汉民族语言文化的全方位接触和渗透，正在进入蒙汉文化交流和蒙古族叙事民歌发展的最活
跃时刻。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系统研究蒙古族叙事民歌兴起和发展的起因、发展轨迹、发展状况等诸多问题。 
 
一、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土壤 
 
科尔沁草原不仅是文化走廊地带，而且在历史上也是一座文化大熔炉。历史上，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
满、汉等族，都曾相继活动在这块土地上，各种文化激流回荡组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尔沁文化。到了清朝年间，由于历代蒙古王
爷晋京当差和清朝皇室公主、郡主下嫁，带来了蒙满文化的交融；朝廷“放垦”以来汉族人大量流入，带来了汉族文化；诸多
庙宇的修建，带来了藏传佛教文化；加之从古代传承至今的传统萨满教文化以及蒙古族自己的本土文化，汇流而成的多元文化
交相辉映和多层面交流促进了蒙古族叙事民歌这种新体裁的产生。 
蒙古族著名的学者扎木苏等认为，从蒙古族音乐总的布局上看，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主要分布区为科尔沁—喀尔沁色彩区。
聚居在哲里木盟、兴安盟地区的科尔沁部蒙古人，以及聚居在现今辽宁省阜新、朝阳地区的喀尔沁部蒙古人，其音乐风格属于
同一色彩区。“从历史上看，科尔沁-喀尔沁色彩区的形成,是两次大融合的结果”②。科尔沁部蒙古人，原先游牧于海拉尔河以
北至南西伯利亚一带广阔地区。他们的古老音乐风格是属于巴尔虎－布里亚特色彩区范畴的。第一次大融合，直至 15 世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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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由于蒙古内部的战乱，科尔沁部蒙古人南迁至大兴安岭以南，游牧于嫩江平原至西辽河沿岸地区，并逐渐同那里的兀良
亥部蒙古人（喀尔沁人的祖先）相融合，从而使科尔沁人的音乐风格产生了变化。第二次大融合，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清
朝统治者对内蒙古地区采取“移民实边”政策，致使喀尔沁部破产牧民大批流入科尔沁地区，从而造成科尔沁人与喀尔沁人的
音乐再次融合,终于形成了现今的科尔沁-喀尔沁色彩区。大量的短调民歌与草原牧歌同时并存,可以说是科尔沁-喀尔沁地区民
歌的显著特点。诚然，上述地区的蒙古人，自 19 世纪末叶以来，已逐渐放弃畜牧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或半农半牧生产方式
了。但昔日的草原牧歌却依旧在流行着。其音乐以古朴苍劲见长；而短调民歌则将深刻的哲理性同完美的叙事性结合在一起，
从而把蒙古族音乐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这里看，蒙古族叙事民歌风格的形成以及它的兴起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 
生物学家马图拉纳（H.Maturana）在解释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时，使用了“结构耦合”概念，它指在重复互动
的历史作用下，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结构上的和谐（Maturana1998：75）。弗里（W.Foley）引莱文廷说（R.Lewontin）
说，生物体和环境互动、互生，对于生物体来说，环境不是外部结构，而是生物体的“产品”，反映了生物体的生物特征。没
有生物体就没有环境，没有环境就没有生物体。换句话说，生物体既是进化的对象，也是进化的主体。①同样道理，蒙古族叙
事民歌与其产生的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蒙古族叙事民歌的兴起，除了它的自然变异原因外，另一种原因就是条件变异，
即环境变化。蒙古族叙事民歌的自然发展的内部规律之外，更多地包含着社会性质的人类活动及其社会生活这个庞大而复杂的
外部环境对它的兴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02 年开始清朝统治者对内蒙古地区采取“移民实边”新政以来，游牧文
明渐渐被农耕文明所取代，游牧生活方式逐渐被定居所取代。近现代蒙古族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蒙古族内部各部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来自外来民族的文化渗透促进了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产生和发展。我们翻看蒙古族叙事民歌的发展历史会更
清楚这一事实。可以说，20 世纪初，在内蒙古东部广泛传唱的蒙古族叙事民歌大多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自鸦片战争到辛亥
革命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出现了大量具有鲜明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曲目，即所谓的蒙古民间“叙事民歌”（又称史诗歌
（Tuul¡ daguu）），这些民歌这一时期非常发达，可以推断为这一时期是蒙古叙事民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如反映人民起义悲剧
题材的叙事民歌《嘎达梅林》、《陶格陶胡》、《宾图王之歌》、《巴林田野》、《反抗屯垦军之歌》、《大沁塔拉》、《麦拉苏将军》等，
反映婚姻爱情题材的《达纳巴拉》、《诺丽格尔玛》、《诺恩吉雅》、《刚烈玛》、《东克尔大喇嘛》、《宝音贺希格大喇嘛》……等叙
事民歌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蒙古族叙事民歌的发展历史证明，它在其发展和传承中广泛吸收了所接触的别族的文化成分，从
而丰富了自己的内涵，使自己的民族特色更加突出，表现更具魅力。 
蒙古族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碰撞交融所形成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语境是近现代蒙古族叙事民歌兴起和发展的
重要因素和鲜明特点，也使近现代蒙古族叙事民歌具有了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通过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探源研究可以发现
一个民族地区区域文化形成过程的多元一体性以及科尔沁地区基层文化源流。 
 
二、蒙古英雄史诗传统与叙事民歌 
蒙古族叙事民歌是在具有英雄史诗传统的蒙古民间，在古老民歌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起来的。笔者立足于蒙古英雄史诗与
蒙古族叙事民歌之间的相承性特征，并从它们的题材、英雄形象塑造、程式化特征等三个方面着眼，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通过相承性特征以及所产生的传统文化渊源、社会历史根源、地理单元等诸层面进行分析，蒙古族叙事民歌与英雄史诗传统
的渊源关系。 
蒙古英雄史诗传统产生并发展于古老的蒙古英雄史诗以及阿尔泰语系民族史诗传统，因而它在继承了古老的史诗传统的基
础之上并使之前进到更高阶段。大约在氏族社会末、奴隶社会初，于神话、传说、民歌、祝赞词基础上产生的英雄史诗，是蒙
古族远古文学的经典形式。蒙古族英雄史诗从产生那一刻即成为蒙古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以及蒙古文化源流，并伴随着蒙古族人
民前进的足迹发展、迁徙，同时还滋润着其它民间文学文类，对后世民间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赞颂英雄的忠勇事迹的
英雄叙事民歌，它们无论在体裁、题材、主题、情节、结构、母题、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套语、固定诗句等方面都与蒙古英
雄史诗传统一脉相承，且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程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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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主要从蒙古英雄史诗的题材、英雄形象塑造、程式化特征等三个方面来与叙事民歌作对照，以此来论述蒙古英雄史诗
与叙事民歌之间的渊源关系。 
 
一、英雄史诗与叙事民歌题材的相承性 
 
关于英雄史诗的题材，许多学者做过探讨。旅美学者波佩（N.poppe,曾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喀尔喀蒙古英雄史
诗》及相当数量的专题论文）、德国学者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俄苏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
弗·普洛普（Vladimir·Propp）、李福清（Riftin）和涅克留多夫（Nekljudov,s.j.）以及蒙古国的学者仁亲、达木丁苏伦、
策仁索德那木等学者都指出，英雄为妻室而斗争、英雄与各种恶魔斗争，这是各民族史诗，包括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的最古老
的题材。如弗·普洛普说：“史诗最古老的题材包括求婚、寻找妻室以及为妻室而斗争，此外，还包括与各种恶魔（其中包括
与毒蛇）搏斗的题材。”①。蒙古史诗研究专家海西希教授指出，在蒙古英雄史诗中，有典型的求婚情节，即描写英雄的远征及
其斗争以及为获得未婚妻而完成的各项艰巨任务。还反映了英雄战胜来犯之敌或蟒古思，夺回被敌人抓走的未婚妻、妻子、父
母和姐妹的情节。这些著名学者提到英雄史诗的古老题材，也就是婚姻斗争和征战两种。国内学者仁钦道尔吉曾把蒙古单篇英
雄史诗分成“婚姻型史诗和征战型史诗两大类”②。如前所述，婚姻和征战的题材，也就是贯穿全部蒙古英雄史诗的主要题材。
当然，“史诗是一种仍在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艺术形式”③，也就是说婚姻和征战的内容和形式，会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变化，
不断出现这些题材的不同变体。 
长篇叙事民歌是近百年来在蒙古族聚居的农业区首先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复杂情节、众多人物的大型民歌体裁。长篇
叙事民歌继承发展了蒙古英雄史诗的题材和主题。长篇叙事民歌按其反映的社会内容可划分为两大题材，即爱情题材与人民起
义题材。20 世纪初，清朝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推行所谓“移民实边”政策，即肆意开垦草原，掠夺土地。蒙古人民为了保卫自
己的家园，维护生存的权利，曾多次拿起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当然，这些自发的武装起义，在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残酷镇
压下，均遭到了失败。但是具有英雄史诗文化传统的蒙古人民却用长篇叙事民歌体裁，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可歌可泣的起义斗争，
塑造出许多高大的英雄形象。如叙事民歌《嘎达梅林》、《陶格陶胡》、《宾图王之歌》、《巴林田野》、《反抗屯垦军之歌》、《大沁
塔拉》、《麦拉苏将军》等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征战题材，全都反映了捍卫故土、民族生存的主题，揭露批判
封建王公典当或出卖蒙古土地的罪恶行径，歌颂了为保卫家乡而骁勇斗争的民族英雄的忠勇事迹。这正如满都夫所言：“如果
说，蒙古族古代英雄史诗是以它时代专有的世界观和神话形式，形象地反映了自己产生时代的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观点，那么，
蒙古族的长篇叙事民歌，则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为基础，以民族民主主义时代精神为主题思想，形象地展示反映了清朝中叶以
后的蒙古族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以及蒙古族人民的心灵世界。”④可以说，英雄史诗和叙事民歌是蒙古族人民不同时期历史文化
的真实写照。 
蒙古英雄史诗中的“征战”主题，就是中短篇英雄史诗中以征战母题系列所组成的另一类模式化故事：魔王蟒古思入侵英
雄的国土，夺走英雄的妻子、家室、畜群、财富，英雄奋起反抗，经过反复激战，最后战胜蟒古思，夺回自己被夺走的一切，
重新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概括地说，“这一主题反映了蒙古社会氏族制度分化、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部落与部落首领之间因
财产争夺等私利而引起的征战攻伐，谴责和丑化了非正义的掠夺者，肯定和歌颂了保卫部落利益的部落首领。”⑤。而叙事民歌
中的征战主题是这些塑造英雄形象民歌的主要内容和灵魂。英雄的英勇行为以及起义斗争都是为了保护故土和国家民族利益。
英雄为了故土的完整无缺，人民的幸福安宁，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与强敌殊死交锋，杀身成仁，或被迫妻离子散，流落他乡。
他们是蒙古族人民歌颂和崇拜的对象，是民族精神的具体化身，是人民力量的代表。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蒙古族人民坚强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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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私无畏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正是蒙古民族先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铸造出来的。这些英雄人物的人生就是一曲曲悲
壮的雄歌,因而蒙古族叙事民歌也是一曲曲英雄赞歌。虽然英雄史诗与叙事民歌因其所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不同而所表现出
来的主题不同，但是所表述的“征战主题”无论在形式、结构和性质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承性。 
 
二、英雄史诗与叙事民歌的英雄形象塑造的相承性 
 
在蒙古英雄史诗中的单篇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常出现一个英雄人物，或一个英雄人物带领一两名弟兄、安达或助手，
他们往往是以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或部落代表的身份出现。例如，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歌手们利用古老史诗传统的同时，
把这种人物结构发展成为能够代表一个汗国的以江格尔汗为首的数十名勇士及其军队。“古老英雄史诗的英雄人物大多属于一
种类型，其特征是忠、勇、力，即忠于自己的氏族和故土，具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超人的力量。”①。当然叙事民歌也继承了
这方面的传统，从而创造了嘎达梅林、陶克陶胡、巴拉吉尼玛和扎那等光辉的英雄形象。叙事民歌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来自历
史人物，在生活中确有其人，他们的事迹确有其事。生活中这些英雄的才能和英勇气概，通过他们热爱家乡，热爱人民满腔热
忱而迸发出来。这比起英雄史诗中的英雄来说，并不是他们身上不具有某种神秘力量或一种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技能，
而更接近于生活本身。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环境培育了这些英雄，从这点上看，叙事民歌中的英雄形象有别于古老的英雄史诗
中的英雄形象，前者更接近于生活现实，贴近于当时科尔沁蒙古社会生活本身。 
叙事民歌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这正如蒙古国学者普·霍尔罗所说：“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主人翁总是英姿勃发
地反抗侵略、保卫乡土，使民众免遭外侮，并且是正义战争中领导军队冲锋陷阵的将军，其形象突出，因而被蒙古人称作‘英
雄’”②。恰恰叙事民歌中塑造的嘎达梅林、陶克陶胡、巴拉吉尼玛和扎那等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园、民众的利益以及正义事业而
英勇奋战的英雄,从而叙事民歌把历史的真实提升为艺术的真实。科尔沁蒙古族人民在创作自己的叙事民歌，英雄形象塑造方
面继承了蒙古英雄史诗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有重要发展和创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反映社会生活的蒙古民歌充分体现着蒙古民
族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其悲壮深沉的意境，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塑造了许多为人民的土地而英勇斗争的高大的民族英雄形象。 
蒙古民族是具有英雄史诗传统的伟大民族。对英雄史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蒙古人素来是十分熟悉的。有的学者提出
“善于通过塑造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来集中表达人民的美好理想和愿望，正是蒙古民歌（主要是长篇叙事歌）和古代英雄史诗
的共同之处”③。可以说，近代蒙古叙事民歌的英雄形象塑造，是古代英雄史诗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传承和再现。一
言以蔽之，在非常时期，英雄的蒙古民族孕育、创造了富有英雄主义精神的民歌，而歌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也闪烁着英雄主义
的光芒。 
 
三、英雄史诗与叙事民歌的程式化特征的相承性 
 
据史诗学者们的研究发现“蒙古英雄史诗从叙事情节到结构都是高度程式化的”④，而且关于蒙古英雄史诗的母题分类也
证明了这一点。德国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把为数众多的蒙古史诗归纳为十四个大类。它们是：“1、时间；2、英雄的出身；
3、英雄的家乡；4、英雄（外貌、性格及财产）；5、英雄的马同他的特殊关系；6、启程远征；7、助手及朋友；8、受到威胁；
9、仇敌；10、遇敌、战斗；11、英雄的计策、魔力；12、求婚；13、婚礼；14、返回家乡。”⑤从这十四大类中可以看出每部
史诗的基本结构。这十四大类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小类，从中可以看到这种细微的、富有诗意的、惯用的和独特的刻划。以上
14 个“母题系列”的规律化的排列，也就是说明蒙古英雄史诗是高度程式化的。这里主要从蒙古英雄史诗的高度程式化的“母
                                                        
① 仁钦道尔吉、郎樱:《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1 页。 
② [蒙古]普·霍尔罗著：《蒙古民歌歌词论》（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 71—72 页。 
③ 乌兰杰著：《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94 页。 
④ 朝戈金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9 页。 
⑤ [西德]瓦尔特·海西希：《关于蒙古史诗中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民族文学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所编印，1983 年版，第 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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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系列”中选择 “英雄的出身”为例来对照蒙古叙事民歌中的“英雄神奇诞生”的描写，以此论述英雄史诗与叙事民歌之间
的联系。 
瓦尔特·海西希谈到蒙古英雄史诗的“英雄的出身”时分成若干小类，其中包括：“①由人世间的父母正常生育；②石生；
③自生；④非尘世间产生；神生；⑤双亲；⑥降生时发生的事和降生标志；⑦英雄出生的年龄；⑧英雄年龄始终不变；⑨取名；
⑩其他出生是的习俗”①等。有的史诗学者提出，蒙古英雄史诗的“英雄神奇诞生” 母题有：“天降型、石生型、感光型等种
类”②。这里所谓史诗英雄的神奇诞生母题是史诗英雄的幻化，以此来象征英雄的神圣身份和超自然的力量。英雄史诗中的英
雄神奇诞生母题不仅是一个独立的情节单元，它也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象征符号。英雄神奇诞生母题是表述意义的象征单元，
英雄的神奇诞生象征英雄的英勇无畏（力量、智慧）和英雄的神圣身份等。 
黑格尔在论及史诗普遍性规则时曾指出：“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诗
的生动性。正如诗的整体是由一个诗人构思和创作出来的，诗中也要有一个人物处在首位，使事迹都结合到他身上去，并且从
他这一个形象上发出来和达到结局”③。扎·朱乃演唱的《江格尔》文本中出现了史诗英雄江格尔的神奇诞生情节母题，即“生
了一个罕见的怪胎吹气的呼和·古鲁盖”④。史诗中所有情节围绕着主人公的英雄事迹而展开，把江格尔这一英雄人物置于首
位,并将史诗中所有的事件都结合到这一人物身上。江格尔的神奇诞生预示着他将成为一位勇猛剽悍、能征善战的勇士。 
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的一生是个象征符号系统。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父母求子英雄神奇诞生英雄神速生长英雄结婚英
雄建功立业等情节单元是表述意义的象征单元的组合。有的学者认为，“蒙古—突厥史诗的情节结构和叙事模式是一个人的成
年仪礼民俗模式”⑤。史诗里英雄神奇诞生母题作为一种象征符号，针对史诗英雄文化系统中的其它因素而发挥着某种关键的
作用。简言之，所谓史诗母题之关键性，指的是它涉及文化意义之系统的内在结构，而这一系统的功能则决定了史诗母题的特
定文化中的表现形式。 
叙事民歌中也出现了英雄史诗中所出现的英雄神奇诞生母题这一文化现象。叙事民歌中英雄的诞生与其故土联系非常密
切，“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的描写在民歌中频繁出现。首先民歌的开篇部分介绍了生英雄、养英雄的神圣故土，以及英雄就
在这神圣故土的诞生。反映英雄与其所生之地、所饮之水之间具有息息相关的超自然的联系。 
叙事民歌《英雄陶克陶胡》中唱民族英雄陶克陶胡出生在“五龙飞腾”、“白龙飞腾”的风水之地，其歌词如下： 
“唐王陛下用兵辽东， 
取道塔虎（Taguu）城出师， 
派人占卜塔虎城风水， 
天空中五龙嬉戏。 
 
太师徐茂公启奏圣主， 
立五层宝塔把风水镇住， 
只因五百年的期限已过， 
台吉的家里诞生英雄陶克陶胡。 
  
秦王御驾亲征辽东， 
取道锡伯(šibege)城下出师。 
                                                        
① [西德]瓦尔特·海西希：《关于蒙古史诗中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民族文学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所编印，1983 年版，第 357 页。 
② 孟金宝：《关于蒙古史诗英雄特异诞生母题的理解》，《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1992 年第 4 期。  
③ 黑格尔：《美学》（三）（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134 页。 
④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江格尔奇扎·朱乃演唱、记录，托·巴德玛整理。格日勒图、特·那木吉拉转写注释：《江
格尔》（一）（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8—29 页。 
⑤ 乌日古木勒：《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母题的人生议礼原型》，北京:博士论文文库,2004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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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人占卜锡伯城风水， 
有条白龙在苍穹中嬉戏。 
 
忠臣徐茂公回禀圣主， 
立挺秀的高塔把风水镇住。 
只因光阴流逝时辰已到， 
成吉思的家世里出了个英雄陶克陶胡”①。 
 
英雄陶克陶胡出生在“五龙在天空嬉戏的塔虎城”、“白龙在苍穹嬉戏的锡伯城”。歌里唱的 “五龙在天空嬉戏”、“白龙在
苍穹嬉戏”风水之地虽用“五层宝塔”、“挺秀的高塔”镇压了五百年，可期限一到，英雄陶克陶胡以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应运而
生，留名青史。歌里唱道的“五龙在天空嬉戏”、“白龙在苍穹嬉戏”现象成为英雄诞生的预示与象征。此类英雄神奇诞生母题
在叙事民歌《巴拉吉尼玛》②《巴林塔拉》③中也有精湛的表述。叙事民歌中的“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脱胎于蒙古族英雄史诗
的“英雄神奇诞生” 母题，是蒙古族古老的“地母”信仰、故土风水民俗信仰以及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并且在近现代科
尔沁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在叙事民歌中发生并传承起来的。叙事民歌与英雄史诗的程式化特征的类同性不仅局限与此，而且
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例如：特性修饰语程式、马匹的程式、器物和场所的程式、数目和方位的程式、动作的程式等方面也有
类同性。虽然程式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口传文学样式中，特别是史诗类大型韵文样式中，但是叙事民歌的程式化特征不仅
是口头文类的普遍性问题，而是跟史诗传统有着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蒙古英雄史诗的题材、英雄形象塑造、程式化特征等三个方面来与叙事民歌作对照，我们发现叙事民歌与英雄
史诗之间有着很多的相承性特征，并且叙事民歌中出现英雄史诗的传统母题是某种意义上表明叙事民歌与英雄史诗有着渊源关
系。叙事民歌根植于史诗传统，而且具有史诗的母题动机以及史诗母题的传承。这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史诗演唱传统的流衍和变
化。一个新的文类的产生和发展总是根植于古老文化以及传统文类的土壤之上，并从中吸取所需的养分。而英雄叙事民歌的产
生和发展源于古老民歌传统与蒙古族史诗传统的结合，并且史诗所流传地域与叙事民歌所产生的地理单元和文化空间上的联
系，把它们历史地连接在一起，即古老的史诗传统在特定的时空与历史语境中被传承和演绎。这也正是很多学者把叙事民歌称
之为“史诗歌”的原因所在。 
 
第三节    胡尔奇群的形成与作歌习俗 
 
 “胡尔奇”是古今汉文文献中对蒙古语“hugurci”的意译术语。这一术语由词根“胡尔”(hugur)和附加成分“奇”构
成，意为“胡琴演奏者”。19 世纪以后“胡尔奇”已成为科尔沁职业音乐艺人的专称。 
近现代在蒙古族地区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民歌手和胡尔奇队伍。20 世纪上半叶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出现了“家家有胡琴、
村村有胡尔奇”的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立初期著名胡尔奇人数达到 287 人④，而散在民间的不知名的胡尔奇，
不计其数。他们对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产生和流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朝之后的三百多年间,蒙古族长期处在与中原割据的状态。在明代，汉族的势力未能完全控制蒙古漠北高原地区，蒙古
人基本保持游牧经济。十七世纪建立的清朝,是一个幅员辽阔、再度统一了中国各部的封建帝国。满清王朝建立初期，对蒙古
族地区采取了对牧业的保护措施。鸦片战争以后，中原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社会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清朝在国际事务中的失利，
                                                        
① 扎木苏搜集整理：《叙事民歌》(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54－255 页。 
② 斯琴高娃，乌力更，乌力吉昌搜集整理：《科尔沁民歌》（一）（蒙古文），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29—130
页。 
③ 斯琴高娃，乌力更，乌力吉昌搜集整理：《科尔沁民歌》（一）（蒙古文），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5 页。 
④ 朝克图《‘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蒙古文），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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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了大量的农民涌入北方草原。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清政府蒙禁政策基本失效，内地破产农民陆续来内蒙古垦种草原，
农业区逐渐扩大。20 世纪初开始，清政府原来对开垦的默认态度变为鼓励政策，大力推行“放垦草原移民实边”政策，加强
了内地农民涌入漠南地区的力度。后来，卓索图盟蒙古族农牧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草原，大量涌入了科尔沁草原，也带来了土
默特、喀喇沁部特有的民间音乐——长篇叙事歌和乌力格尔，这样便使科尔沁原有的歌唱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充实。晚清时期，
科尔沁草原被大面积开垦，牧民被迫弃牧从耕，开始了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改变使得原有游牧生
活的蒙古族长调民歌逐渐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体现世俗生活的叙事民歌。蒙古族叙事民歌是蒙古族从游牧社会过渡到半农半牧
或农耕社会的必然产物。巴·布林贝赫《蒙古族诗歌美学论纲》中，关于蒙古族叙事民歌的起源时谈到：“在近现代，
广大蒙古族民间，尤其是东蒙古地区史诗歌广泛流传，它以灵活的形式，朴质的语言，丰富生动的曲调多方面反映
着蒙古民众的生活。史诗歌是英雄史诗的叙事与蒙古民歌的歌颂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民间文学体裁。”① 
随着蒙古人开始经营农业以后，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游牧生活而开始定居。定居后必然产生自然屯，自然屯的出现标志着
听众群的形成。胡尔奇与听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听众群的形成表明，胡尔奇的行为不再是一种自娱自乐的私行为，
而是与整个社区或者社会共同体产生了相互需求和影响关系。艺人的行为在与普通民众形成互动与共生关系的同时，也催生了
新的民间文学体裁——长篇叙事民歌的兴起。随着蒙古民众定居生活的过渡，他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迁。蒙古民众的生活
是蒙古民歌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我们考察不同民歌体裁产生和发展的客观依据。蒙古族叙事民歌与蒙古族的历史生活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蒙古民族所生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以及社会历史状况，不仅决定着蒙古民歌的内容，而且也决
定着那些独具特色的民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蒙古族叙事民歌的兴起是蒙古族民众经济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 
在民间，很多胡尔奇参与了蒙古族叙事民歌的初期创作。据民间传说，在科尔沁草原上，小伙子如果看上一个姑娘或与相
恋的情人不幸分离，要专门带着礼品请求当地有名的民间艺人给自己编歌。若村里出现了一个勇士或英雄，村里的老人也会亲
自找歌手或艺人编歌。而更多的则是民间艺人们常常被身边的一些美丽动人的故事所感染，几个人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
不一会儿就哼唱出一首优美动听的民歌来。一首叙事民歌往往要经过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民间艺人的口头传唱和不断锤炼、加工，
才成为久唱不衰的好歌。 
著名胡尔奇却邦曾经与著名民歌手苏布江嘎合作，创作了《万丽》、《东贺尔大喇嘛》、《色登乌云》等二十余首民歌②；通
辽市科左中旗著名胡尔奇特古斯创作了《猛士——赛兴嘎》、《探花》（即《昙花》、《宝音贺希格大喇嘛》——引者注）、《韩秀
英》等叙事民歌③；长篇叙事民歌《扎那、巴拉吉尼玛》是由阿拉塔（1896 年～1976 年）胡尔奇所作④；据说，著名胡尔奇吴
钱宝，“一生创作十几首蒙古民歌、能演唱 100 余首。”⑤；胡尔奇跑不了创作了《阿拉塔姑娘》、《王希成》（《王喜生》）等十余
首叙事民歌⑥。通辽市扎鲁特旗著名胡尔奇琶杰曾创作或改编六首叙事民歌：《玛尼大夫》作于 1935 年；《白虎哥哥》作于 1927
年；《西殊梅林》曾为东扎鲁特民歌，今天所传唱的异文，是由琶杰和扎那两位胡尔奇共同改编而成；《苏木茹》是琶杰创作于
1930 年，《陶格斯昂嘎》创作于 1938 年⑦。他与另一位说书艺人希尼尼根合作，创作了《道尔吉之歌》、《道尔基署长之歌》、《白
虎哥哥》、《在诺颜庙上》、《玛日苏》、《都达古拉》等很多首民歌⑧。据《科尔沁民歌人物传说与传》一书记载，郭尔罗斯有个
叫阿尤力贵小喇嘛创作了《龙梅》这首歌的前几段，在此基础上脑拉胡尔奇进行改编而诞生了现在的《龙梅》版本⑨。另据《胡
尔沁说书》一书所提供的资料，《僧王之歌》、《达那巴拉》两首歌是由蒙古贞著名胡尔奇衮都布陶格陶呼所作，另一首民歌《花
斑鸠》则是该旗胡尔奇色勒贺扎布所作⑩。另外，兴安盟扎赉特旗胡尔奇铁钢创作了《嘎达梅林》、《寻人歌》、《乞丐歌》、《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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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梦》等歌曲①。 
在蒙古族民间艺人的创作歌曲的积极带领和推动下，蒙古族广大民众中间也掀起了一股创作歌曲的浪潮。民歌是广大
劳动人民表达自己情感的艺术形式。民歌作为口头创作，首先在民间艺人的口头即兴创作中诞生或在某个个人即兴创作后，
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传唱后成为民间文学作品。民歌反映的是最底层、最普通劳动人民的心声，并且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是
民歌创作的源泉，因此广大劳动人民是民歌的最初创作者。在民间除了民间艺人作歌的传说之外，也有大量的文人、喇嘛以
及平民作歌的传说在流传。20 世纪初蒙古族民俗学家罗布桑悫丹所著《蒙古风俗鉴》中所载六首“今歌”中，有四首歌记有
作者：《萨贝勒之歌》是歌中主人公萨贝勒自己所作；《僧王之歌》是蒙古士兵集体创作，后来有个叫吉勒额斤的喀喇沁部蒙
古人献给曾格林沁王爷；《扎那玛》这首歌是由歌中男主人公茹布沁所作；《刚烈玛》的创作者是歌中女主人公刚烈玛本人②。
据《科尔沁民歌人物传说与传》一书所载，库伦民歌《确金敖斯尔》原由确金敖斯尔本人所作，后经文人查达拉进一步改编
而成了现在的版本；《如意》是文人色布金嘎作于 1939 年；《色登和乌云》是由包如拉金寺的喇嘛塔巴孩所作。另外，《格日
勒其木格》、《包贤幻丹》、《德钦班长》等叙事民歌是由民众自己创作③。在蒙古贞地区广泛传唱的《关圣帝君颂歌》是由“蒙
古贞瑞应寺度母庙法台仁钦道尔吉嘎布楚作词谱曲，于 1920 年完稿。”④还有，《天上的风》是由科右中旗人士齐格旦宝创作⑤ 
还有，部分民歌的创作是由民歌中的主人公或跟主人公有关的人为了表达某种情感的需要而求助别人创作。有目的地
求助别人而创作的歌曲有三种，即民间习俗而作、伤感吃醋而作、侮辱别人而作等。 
民间习俗而作的歌曲的代表作有《桑杰扎布》。这首歌曲的创作是由桑杰扎布的妻子包金花求助寺庙喇嘛创作的⑥。创
作这首歌曲的缘由是达尔罕旗桑杰扎布屈死在保卫家乡人民的战场上，而且民间有“必须给屈死战场的人作歌”的习俗，所
以他的妻子求助喇嘛创作了这首歌曲，并且通过歌曲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伤感吃醋而作的歌曲有《苏木茹》、《陶格斯昂嘎》、《道尔基署长之歌》等。《苏木茹》这首民歌由琶杰胡尔奇创作于 1930
年。民歌女主人公苏木茹是东扎鲁特哈达嘎查牧民之女，她跟桑杰大夫正在谈恋爱的时候，她的父母做主把她嫁给了呼都荣
嘎。桑杰大夫伤心之余，找到琶杰胡尔奇叙述他和苏木茹的深深恋情，并求助他创作了这首恋歌⑦。《陶格斯昂嘎》是 1938 年
由达姆仁伯颜求助琶杰胡尔奇创作的歌曲⑧。据说达姆仁伯颜抛弃媳妇，看上了陶格斯姑娘，并且多次派媒人娶她为妻，在他
的威逼之下，陶格斯的父亲把姑娘许诺给了别人。达姆仁伯颜也是伤心之余，多次求助琶杰大师创作了这首歌曲。《道尔基署
长之歌》的创作背景也大体跟《陶格斯昂嘎》歌曲相似，也是在伤感吃醋的道尔基署长的求助要求下，由琶杰胡尔奇创作了
这首歌⑨。 
侮辱别人而作的歌曲有，《格依茹》、《如意》等。此类歌曲的被创作是由于某个人自身感情的不如愿而怨恨别人，侮辱
对方名声为目的而作。有关《格依茹》⑩这首民歌的起源有这样的记载。此歌大约在二十世纪初光绪年间就已流传。据演唱者
讲述，格依茹是蒙古镇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哈力嘎土屯蒙古族姑娘，出嫁到奈曼旗沙力干图嘎查。格依茹的丈
夫名叫旺和尔西拉。二人结婚不久，当地有个名叫沙嘎啦的人，见格依茹长得格外清秀漂亮，便偷偷向她求爱，格依茹不肯。
沙嘎啦为了达到侮辱格依茹名声而编此歌，名《格依茹》，从此此歌传遍了整个蒙古地区。还有，一首《如意》也属于此类歌
曲。这首歌由文人色布金嘎作于 1939 年。据说，他创作这首歌曲的缘由是他看上了色登老婆如意，企图娶她为妻，但并没有
如愿，于是他恼羞成怒，创作了这首歌。据说，“他作歌《如意》的目的就是侮辱如意的名声”11。 
在内蒙古东部区的胡尔奇群的形成对蒙古族叙事民歌的兴起奠定了创作主体基础。他们既是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主要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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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又是有效传播者。在蒙古族叙事民歌编唱、流传的过程中，说唱艺人“胡尔奇”功不可没。他们在走村串户“说书”之余，
把一首首美妙动听的民歌播撒到蒙古草原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他们更多的又是从蒙古族老乡们那里学唱新的民歌，再按照自
己的艺术理念对新学唱的民歌进行润色和加工。如著名民歌《白虎哥哥》，就是蒙古族曲艺大师——胡尔奇琶杰听到一个叫白
虎的小伙子和美丽的姑娘鲁依玛的真挚爱情被活活拆散的悲剧故事后，即兴创作出来的①。创作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民间艺人、
文人以及其它人员，虽然他们的身份各异，创作叙事民歌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首先掀启了创作蒙古民族音乐的帷幕，
开启了蒙古族音乐传播的先河，为叙事民歌的兴起和广泛传唱奠定了基础。他们创作了蒙古族叙事民歌的第一版本，为传播、
传承以及研究蒙古民歌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第四节   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刺激 
 
 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利剑开辟世界市场，进入中国本土，从而还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完全处
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历史变局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在这
一阶段里，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形成新的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这一时期的新的阶级有着新的
历史使命，并在后期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清朝政府推行 “移民实边”政策，大片草原被强行出卖，开垦
为农田，大量汉人以日益强劲的势头涌入蒙古地区，形成对固有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强有力的冲击。这两方面的变动，都广泛地
牵动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尤其是敏感的知识阶层(包括民间艺人等)。他们从封建社会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追求新的社会自由
的同时，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中接受许多新事物与新观念。虽然这一变化过程是缓慢的、不平衡的，但是在思想领域中掀起的激
流震荡却是巨大的。 
清朝建立以前，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按传统方式经营着粗放原
始的畜牧业，辅以狩猎业。虽然说蒙古族以游牧为生，但无论哪个时代，农业是蒙古人的主要经济补充部分。据文献记载：被
誉为游牧大国的蒙古汗国也依赖农业，把农业当成重要的辅助经济来经营。《蒙古秘史》有一段关于克烈部王罕遇到苦难，流
浪到篾尔乞人那里被迫加工粮食的纪录，该书中记载“且他（指王罕）在前七岁时。曾被篾尔乞掳去舂碓。”②但是内蒙古草原
地区历代以来游牧文化一直占着主导位置，农业经济只是辅助成分。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满清王朝在内蒙古地区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原科尔沁草原的大片草原被强行出卖，开垦为
农田，并设置县衙门治理。从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格局产生了变化，随之产生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甚至于出现了纯农耕的经
济形态。清朝灭亡后，蒙古地区，尤其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封建军阀与蒙古封建王公相互勾结，在草原上强
行开荒，牧民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此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处处爆发起义和反抗。《诗经·魏风·园有
桃》里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③的词句。虽然蒙古族人民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反映这一时期的歌颂起义民族英雄
叙事民歌以风起云涌的态势在蒙古民间传唱。这一时期产生了反映这一时期生活斗争的大量歌颂起义民族英雄，反抗帝国主义，
控诉兵役、徭役的叙事民歌。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就是这一时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叙事歌曲的主人公嘎达
梅林是原哲里木盟达尔汗旗人（今通辽市科左中旗人），为保护广大牧民的土地和利益，他奋不顾身地反抗蒙古王公和军阀，
虽然起义最后失败告终，他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位民族英雄却在民歌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具有英雄主义传统的科尔沁
草原民众，唱出了歌唱和怀念英雄的歌儿：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不落西拉木伦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① 叁布拉诺尔布《论民歌〈白虎哥哥〉的起源》，《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 3 期。 
②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976 页。 
 钟敬文 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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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①。 
蒙古族叙事民歌《嘎达梅林》的创作是当时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积极回应和真实反映。陈清漳的文章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肯
定了《嘎达梅林》思想倾向上的积极意义，指出：“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列强入侵、军阀割据的动乱状态。奉系军阀
和内蒙古地方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起来，对内蒙古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肆意掠夺，使广大人民遭受空前未有的灾难，社会
生产力受到极度破坏，人们流离失所，生存受到威胁。《嘎达梅林》所描绘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内蒙古错综复杂的斗争图景。
它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反对封建王公统治，反对军阀掠夺，谋求解放的斗争精神……这一斗争，是和当时全国各地
人民所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相一致的，是我国现代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侧面……”②还有，叙事民歌《陶格陶
胡》、《宾图王之歌》、《巴林田野》、《反抗屯垦军之歌》、《大沁塔拉》、《麦拉苏将军》等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民族主义社
会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民间歌曲。 
综上所述，蒙古族近现代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蒙古族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凌辱的血泪史。蒙古族叙事
民歌的产生跟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可以说，民歌是人们的生存斗争的精神武器，有着怎样的斗争需要就有怎样的民歌产
生。广大蒙古族劳动人民在当时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的引领下，在自己创作的民歌中，无情地揭漏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丑恶
嘴脸，歌颂了同侵略者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的民族英雄，抨击了勾结封建军阀的出卖故土的封建王公，充分表现了蒙古族民众
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这些自发的保卫家乡的英勇斗争，终究归于失败，英雄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他们的斗争精神将
世代传颂。 
 
（Bao Haiqing・中国 内蒙古科技大学） 
 
 
 
 
 
 
 
 
 
 
 
 
 
 
 
 
 
 
 
 
 
                                                        
① 斯琴高娃，乌力更，乌力吉昌搜集整理：《科尔沁民歌》（一）（蒙古文），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7 页。 
② 陈清漳等整理：《嘎达梅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62～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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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Rising of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With a focus on the Khorchin area 
Bao Haiqing 
Abstract: 
The complex social environmen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where the Khorchin Mongols 
lived in along with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fusion within Mongolian tribes, the cultural infiltration 
from other nationalitie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changes of Khorchin  Mongols promote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The rapid change of Mongolia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 along with the all-round contact and 
infiltration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Mongolian and Han Nationality facilitate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which proved to be the most active time. The cultural soil and cultural context formed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collision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culture, reg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cultur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sing and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Furthermore，it makes the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Aid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we can find the coexistence of “variety” and 
“unity” in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national areas and the origin of the grass-roots culture 
in Khorchin area. In the course of its inheritance,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constantly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 social life, thoughts and folk custom. Additionally, it 
enriched its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re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thinking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life often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enre of folk literature 
--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Keyword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regional culture of Khorchin, Mongolian Narrative Folk 
Songs,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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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における蒙古族叙事歌の奮起について 
―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歌を一例に― 
 
包海青 
 
キーワード：近現代、科尔沁地域文学、蒙古族叙事歌 
 
 
 
 蒙古族叙事歌は蒙古族伝統口承伝の一つである。蒙古族伝統文化、地域文学及び多民族
文化との接触・融合という多面性的文化土壌と言語環境は近現代蒙古族叙事歌を発展させ
る重要な要因と鮮明な特徴となっている。またこれらの要因が蒙古族叙事歌に独自の特性
と不可代替性を与えた。 
 近現代において蒙古族経済・社会の急激な変遷や蒙漢民族間の言語文化全面接触及び浸
透によって、今はまさに蒙漢民族の文化交流や蒙古族叙事歌発展の最も活発な時期に入っ
たとみることができる。蒙古族叙事歌は伝承の過程で大衆の社会生活、思想及び民俗変遷
と結合し、その形式や内容を充実させてきた。 
 社会発展を伴い、発生する新思想や観念はまた新たらしい民間文学ジャンル―蒙古族叙
事歌を生む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近現代の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歌の伝承と発展を促進させたのは科尔沁蒙古人の複雑な社会
環境や蒙古族内部の各部落との文化交流、融合及び外から他民族文化の浸透などの科尔沁
蒙古地域文化変遷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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